
责任编辑：郭 亮
美术编辑：左 骏
校 对：张 武

2021年7月20日
星期二

B4

22823906

SHENNONG CHENGJI

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
yzhy83@163.com

日前，由湖南日报社、湖南省考古学会、湖南省博物馆学会主办的“庆祝中国考古百年”湖南省
十大考古发现推介活动结果出炉，株洲醴陵窑被评为湖南省十大网络人气考古发现之一。

醴陵窑是指醴陵辖区内现存的自宋以来的各类陶瓷作坊遗址群，以及与窑址相关的瓷泥矿井、
瓷器运输故道、生活设施、古塔庙宇等其他文物古迹的统称，其中，尤以沩山镇及其周边窑址规模最
庞大，文化保留最丰富。

其实，沩山不止有规模庞大的古窑址遗存，更是道家所推崇的“三十六小洞天”之一，人文渊薮，
千年不绝。醴陵市陶瓷烟花职业技术学校校长、党委书记徐峰，从沩山的古窑遗址出发，丈量沩山周
边山水，娓娓道来一个以陶瓷遗址名世的小镇，如何在千年的时光淘换下静谧如斯的秘密。

从古窑址到小洞天

沩山，一个千年小镇的源远流长
徐 峰

醴陵是闻名中外的“瓷城”。沩山则是醴
陵瓷业的发祥地。据《醴陵县志》载，清朝雍正
七年（1729），广东兴宁人廖仲威在沩山设厂
制瓷。在有关文献里，这似乎是最早的记载。
因此，很多的人包括专家学者，都从这一年开
始计算醴陵制瓷史。这么算来，只有三百年不
到的历史。

如果不是一个窑群的出现，这个观点会
继续存在。2007 年，这里一个山包起火，树木
成灰后是一座白花花的瓷山。村里人觉得平
常，外面人却“拍案惊奇”：这里生产过瓷器，
什么时候？与醴陵瓷业是什么关系？相继赶来
的文物专家们考察得出结论：这是中国迄今
为止出土的最大古窑群，有宋窑、元窑、明窑
和清窑，还有与长沙铜官窑同期的唐代陶瓷
碎片，甚至更早的。文字记载和地下遗存证
明：这里便是醴陵瓷业的源头。

车从醴陵城出发，一路逶迤往沩山。半小时后，转过
一个山脚，再驶过一座长着青苔的石板桥，就到了沩山镇
沩山村口。只见一座灰白色的砖塔矗立在山道右侧，恰如
一尊守护山门的罗汉。如果从塔的位置来看，我相信这是
一座古塔。可是外露的水泥皮肤又让人怀疑其年代。

隔着山道，一个院落盘桓在砖塔的侧对面。从风格来
看，这个小院应该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建筑，有些斑
驳的黄土墙，嵌着暗褐色的木制门窗，顶上盖着青黑色的
瓦片。院外两棵没有吐绿的老树紧贴着墙壁，硬生生让出
一条道来。道旁是一湾长满星星点点野花的稻田。这是沩
山“醴陵窑”址群中的“月形湾窑区”。

一位六旬开外的瘦削老人来了。他是负责看守这个
院落的当地村民。老人打开大门上的锁，让我们进去，并
热情地陪同讲解。这是一处保存极为完整的窑厂，传统制
瓷所需的采泥洞井、水车碓房、洗泥池、沉泥池、作坊、绘
画室、做墨用房、釉池、薪柴堆坪等场所一应俱全，还有窑
主办公房、窑工住房以及祝融宫、戏台等。如此完整，让人
心生疑问，这是什么时候的窑厂？院内石灰粉刷的墙壁上
不时可见那个激情年代的标语，甚至还有生产大队分发
农作物的记录，细心看墙上的这些字，还能找到一行“仙
源瓷厂”的毛笔字迹。所有这些告诉我们，直到上世纪六
七十年代，这里还在生产。可是斜躺在院子中间的一座阶
级窑，又传递着更为久远的历史信息。老人告诉我，这座
窑建于清朝光绪年间，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停烧，他的
爷爷当年就在这里做技工。清朝，又是清朝。那个广东移
民廖仲威在这里办厂后，这里究竟有过多少瓷厂？

走出院子，只见四面的丘陵小山到处点缀着粉红的、
紫色的杜鹃花，偶尔几声鸟鸣，着实显得山更幽静。高照
的艳阳，淡蓝的天空与青山绿水黄土墙，给沩山村笼罩了
一层神秘的面纱。

神秘面纱下的沩山隐藏着什么秘密吗？如果不是
2007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山火，这一秘密还要继续隐藏，世
人也不会知道，沩山的制瓷史还要更早。

那年的春夏之交，一位普通农民无意引发的一场山
火，把沩山村的一个山包烧个精光，满山的白瓷碎片代替
了原来的郁郁葱葱，青山变成了瓷山。这么多的瓷片，前
来考察的专家不但从未见过，也从未听过。随着考察的展
开，专家们发现整个沩山村就是一个古窑群，而且可能是
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古窑群。巨大的窑群一下子填
补了历史的真空，沩山变成了沩山窑，而且是千年古窑。

如果注意到沩山村的制瓷原材料，我们对这里燃烧
千年的窑火就不会觉得特别奇怪。这里遍地都是质地良
佳的瓷土，而且多是极易发现和开采的露天矿，加上四周
树木茂盛，制瓷的原料异常丰富。如此丰富的资源，自然
躲不开历代瓷业者的眼光，出现一座跨越四朝的古窑群
并不奇怪。只是，由于元末和明末的两次战乱，土著居民
迨尽，宋、元、明的制瓷辉煌才被尘封山林。像月形湾窑区
的龙窑，专家考证表明宋代就有了，以后历代的作坊瓷厂
都只是在原处重建一座龙窑而已。战乱和移民，让后人记
得的是清朝大移民时的广东人。其实，廖仲威在广东时就
是个瓷业人员，职业习惯让他走进沩山后一眼就看到了
瓷土。当时的沩山归寺院所有，廖仲威于是赶紧向沩山寺
僧租赁山地，并邀来同乡技工设厂制瓷，还尊明代瓷业功
臣樊进德为先师，建庙祀之。醴陵又一次开始制瓷。嘉庆
年间，形成以沩山为中心的方圆数十里的瓷业产区。沩
山，确实是醴陵瓷业的发祥地。

如果从陶瓷史的角度说，应该感谢那场改写醴陵制
瓷史的山火。由此，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想象，千年之中有
多少历史尘封山林，有多少迷雾缭绕真相？要还原一个跨
越千年的醴陵瓷业，还需要更多的发现。

其实，最早让沩山进入中国文化视野
的却是道教。因为，这里有道家推崇的“小
洞天”。

从月形湾窑址出发，继续往山里走
去，几分钟的车程就到了“古洞天”。这是
一座依山而建的古建筑，红墙黛瓦，正门
上面题着“古洞天”三个大字。观其座落，
背靠蜈蚣岭，左有青龙桥，右是白虎桥，
前有小溪水，青山隐隐，树木苍翠，风景
殊胜，其地形山峦合抱中虚，兼采阴阳二
气，确实是个神仙修炼的好场所。

从名字来判断，这应该是个道观。因
为“洞天”二字就源于道教文化，意思是
地上的仙山，即神仙在世间修炼居住之
地。唐代道教名人司马承祯著有《天地宫
府图》，将当时全国各地适合道家修炼的
地方分为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和七
十二福地。沩山，位列第十三小洞天，“周
回三百里，名曰好生玄上天。在潭州醴陵
县，仙人花邱林治之。”我知识浅薄，对这
个“花邱林”一无所知，既不知他是何方
人氏，有何道行，更不知他有何故事。不
过，他的修炼之地竟然能名列“洞天”，想
来应该不是等闲之辈吧。

走进“古洞天”，发现这里除了道家
神仙，还有西天菩萨。这里是“佛道共存”
的，宋代开始，这种现象在全国都差不
多。如果去探寻佛、道的教义，还可以发
现许多相互借鉴和吸纳的痕迹。比如，观
音菩萨本是佛教著名人物，可是也为道
教所供奉。其实，道教的观音原本是“慈
航真人”。只是唐以后，特别是全真派出
现后，提出了“三教合一”的主张，慈航真
人慢慢被说成了观音。同样是观音，“千
手观音”却是佛教糅合了儒家的“孝”与
道家的“神仙”观点而形成的。从某种程
度说，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过程就是儒、
佛、道三者相互争论、相互借鉴、相互补
充的演化过程。道家推崇的“古洞天”里
供奉佛、道两家人物，也就不奇怪了。

不过，作为历史悠久的“古洞天”，最
需要的是把自己的历史资源挖掘整理
好。特别是道家文化，告诉人类顺其自
然、师法自然，提倡保护自然环境，实现
人与自然的“天人合一”，很符合当代人
的生活理念。这种观念，加上沩山村的传
统村落原生态风貌，是很能吸引世人的。

临 近 中 午 ，我 们 离 开“ 古 洞
天”，往望仙桥水库赶。沿途随处
可见废弃的瓷器，或裸露于路旁，
或半掩于泥中，或零散于灌木丛
里，或小聚于小土丘上。这些碎瓷
片，虽然默默无言，却以饱经风霜
的残缺体态，不时把人拉回历史
的某一个时空。

到了水库，无论是水畔岸边，
还是附近山包，或是农家的一段矮
墙，各种大小的碎瓷片随处可见。
刚一下船，我就在岸边东挖西找，
带着一丝兴奋，洗尽泥垢，再宝贝
一样摆放在船上。很快，同伴们告
诉我，“农家乐”的房前屋后更多，
而且更好。于是，我兴奋地跑过去，
只见有的地方几乎整个山包都是
破碎的瓷器，超过人高的灌木，从
瓷片的缝隙中倔强地伸展出来。仔
细观察，都是民国年间的青花粗
瓷，线条着色匀称的年代较远，用
图章盖印中间浓两边淡的年代就
近了许多。我想找到更为久远的碎
片，比如明朝的，或者雍正之前的，
哪怕是一个碗底也好。遗憾的是，
没有发现。

其实，这种遗憾不仅是我，更
是一个历史的遗憾。

明朝末年的战乱，让醴陵人
口锐减，制瓷业因此中断。清朝初
期，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省的
五十余县开始大规模向醴移民。
这些移民成为醴陵人的主体，广
东兴宁来的廖仲威就是其中的一
员。这个广东瓷工来醴后不忘本
行，走进沩山后第一眼就发现了
瓷泥，于是和老乡合伙办厂，生产
瓷器。沩山窑火，重新点燃。

当年盛迹已不可寻，只留下
了这遍地碎瓷片。挖了不少碎瓷
片，略一分辨，可以发现无非是些
饭碗、菜碗、坛子、罐子之类的寻
常日用品。没有精美的器型，也没
有缤纷的色彩，都是些粗糙简单
的器物，而且没有一件是完整的。
这不能怪谁。完整的自然当时就
作为产品卖出去了，而要想精美
则当时的工艺根本达不到。

自廖仲威之后，醴陵瓷业一
直走的是低端路线，皆为粗瓷。粗
瓷与细瓷虽仅一字之差，却有云
泥之别，质量上细瓷极优于粗瓷，
品种上细瓷种类远比粗瓷繁多。
正如全国的瓷坊都学景德镇一
样，醴陵因为地利之便，也奉景德
镇为圭臬。这些瓷坊都以碗、碟为
大宗，还有壶、杯、酒盏、调羹、坛、
罐、钵、灯台等器物，着色上也较
为简单，多以釉下青花为饰。这是
一种较为简单的仿效景德镇。如
果把醴陵瓷与当时景德镇瓷相
比，从称谓上就可以听出高下来。
当时，长沙等地的瓷商称醴陵瓷
碗为“土瓷”，而景德镇的则为“镇
瓷”，售价远在“土瓷”之上。从工

艺的角度来说，醴陵的瓷业作坊
没有明确的技术分工，从拉坯到
绘图都是“一人为之”，仅此一点
就与景德镇瓷相去甚远。“土瓷”
都是些日常生活用品。对于当时
温饱还是个大问题的老百姓来
说，这些日用瓷虽然粗糙，但是便
宜，足以满足生活之用了。因此，

“土瓷”成为醴陵仅次于稻谷的外
销紧俏货。

陶瓷的外销，主要靠水运。穿
越醴陵全境的渌江河是陶瓷外销
的要道，可直下湘江、入洞庭，抵
达长江沿岸各埠。渌江河从东乡
进入醴陵境后便建有几十处货运
码头，尤其在绕城的江段，码头众
多，有何家码头、王家码头、邹家
码头等，其中姜湾码头最为繁忙，
是瓷器转运的主要码头。

我们可以遥想，当年瓷器新鲜
出窑后，瓷坊老板们马上组织人手
运至姜湾码头，闻讯而来的四方客
商则云集采购。偌大的姜湾码头，
一下子被装载了各种各样土瓷的
手推高车、挑担箩筐占满了，忙碌
其间的，是光着膀子仍然大汗淋漓
的装卸人员。停泊在渌江河畔的大
小货船上，则是讨价还价的各路客
商与瓷坊掌柜。经过一段紧张的谈
判和一番繁忙的搬运，满载瓷器的
船只扬帆起航，码头才恢复往日的
平静。这些船只，将醴陵的土瓷装
运出境，销往长沙、湘潭、常德以及
湖北的武汉、樊城一带。再由这些
地方的码头，销往更远的地方。年
复一年的渌江河上，点点白帆，直
送醴瓷入洞庭；声声号子，尽为斜
阳唱余晖……

当 中 国 的 又 一 轮 纷 乱 到 来
时，醴陵瓷业萧条了，岌岌不可终
日。恰在此时，怀揣实业救国梦想
的熊希龄注意到了醴陵，并到沩
山进行了实地考察。加上之前对
日本的考察，他设计了“立学堂、
设公司、择地、均利”的瓷业振兴
路线图。很快，瓷业学堂和瓷业公
司先后在渌江河畔成立，不久就
开始生产“细瓷”，1908年“釉下五
彩瓷”横空出世，1915 年获巴拿马
金奖，釉下五彩瓷被西方誉为“东
方陶瓷艺术高峰”。之后的历史就
清晰了，也让醴陵人更感到自豪
了，醴陵的“瓷城”之名也深入人
心了。

可是，沩山却渐渐退隐了，几
乎完全淡出了视野。若不是这些藏
在泥土中的碎瓷片，我们几乎忘了
这里曾经窑火旺盛。好在文化的血
脉是难断裂的，随着醴陵陶瓷产业
发展，越来越多人开始挖掘陶瓷文
化，沩山不断被世人关注。2013年，

“醴陵窑”遗址被评为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2019年，沩山村被评
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揭开面纱的
沩山，吸引力越来越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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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窑谈史

洞天礼佛

水畔寻瓷

“小洞天”是最早让沩山进入中国文化视野的

月形湾窑区内废弃的窑厂，墙壁上还可见那个激情年代的标语

灰 白 色 的 砖
塔 矗 立 在 山 道 右
侧，恰如一尊守护
山门的罗汉

在 获 评 湖 南 省 十
大网络人气考古发现
之前，醴陵窑便已是省
级文物保护单位

“古洞天”到仙桥水库的路上，沿途
随处可见废弃的瓷器。


